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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没地》

这是一次村民与艺术家的影像实验；

这是元影像理论的一次大规模实验创作营成果；

这是数十位艺术家回归本心本性的一次心灵之旅。

2013年4月7日，“《隐没地》——上圈组村民与艺术家的影像实验”大型摄影展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由今日美术馆与中国摄影家协会、新华社中国国际文化影像传播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沙沟乡阳庄村上圈组，一个被列入生态移民的村庄，计划将于2013 年全部从大山中搬离，迁移到平原地区。2012 年12 月至2013 年3 月，80 多位评论家、理论家、摄影家、艺术家、电影导演、诗人、作家分批次进入上圈组，和当地29名村民一起进行影像的记录与表达实验。

所有参与者进行的是自由的记录，不做任何前提性的规定。本次展出的2600余幅作品，既有第一次拿起相机的村民们对即将成为记忆的村庄的感性记录，也有众多不同身份背景艺术家的倾心创作，是在当下环境和认知条件下对特定生存环境的族群进行的一次集体描述与多维拍摄。

而“元影像理论”是理论家藏策与摄影家王征于2011-2012年对于影像思考、研究的原创理论成果，其核心理念是回归东方智慧、回归本心本性、回归摄影本体。

参与本次活动的村民年龄最长者67岁，最小的4 岁，共29人，他们是李文忠、李黄鹰、马文有、马翠萍、马生花、马温、李金梅等；

艺术家包括电影导演刘苗苗，作家巫昂、夏果果、郭宁等，摄影家王悦、索久林、解海龙、王征、袁东平、吴平关、大门、许志强、严明、孙彦初、博尚、谢琼枝、海洋、孙廷永、白冬泉等、理论家藏策、陈小波等。

同名画册已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

作为展览总顾问，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王瑶说：“《隐没地》所呈现的一切既是一次艺术家接地气的创作，又是带着鲜明理论指导的影像实践”，“在丰富的文字和影像中，我们看到了艺术家的创作热情、看到了村民对文化的热忱、体验到了淳朴和纯粹带来的感动。”

展览将月4月28日闭幕，期间将举办研讨会与“元影像”工作坊公共艺术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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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感言

摄影，关乎人性，关乎人心。

——王悦

上圈组，犹如雄浑、厚重的交响曲，每个物象都是掷地有声的音符。在如此的陶冶中，我们的相机也沉重起来，从此将不会聚焦浅薄的笑！

——索久林

上圈组项目摆脱了以往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的那些固有套路，最大限度地强调村民与摄影家艺术家之间的互动和平等表达，把相机交到了村民的手里，让他们充分展现属于他们自己的个人视角。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只是摄影家艺术家镜头中的被观察者和拍摄对象，而变为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观察者。与此相应的是，摄影家艺术家们也不再只是观察者，他们在村民的镜头中同样也成为了被观察者。更为有趣的是，摄影家艺术家的观看在与村民影像产生交集之后，竟然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他们从村民影像中获得了极大的灵感。这样的平行互动，其实同样具有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价值，但已经不是表面上的价值，而是更深层更具原创性和启发性的价值了。

——藏策

《隐没地》这本大书终于出版了。我最后编辑的照片是张土崖边黄梅花的背影，她身边刚被砍下的树枝，茬口间似乎还挂着为春天酿就的水珠的味道。黄梅花告诉我，她家的那颗树是用接娃娃洗下的血水才喂活的。她说她舍不得，等搬到了黄河边还种一颗，是旱柳。上圈是该休息休息了，隐没着……稳静着……

——王征

村民第一天晚上拿出的照片，就给了摄影师足够的刺激——那么简单的相机，拿在从没有出过大山的孩子手里、拿到村妇手里、拿到六、七十岁的老人手里，像变戏法一样，变出那么好玩、趣味横生的影像。这些荒诞、神秘、妙不可言的图片正中我意。我们这次的摄影全不在格里。全放不进格里——那些有纪实意味的风景照片，大场域的纪实照片，无论村民和艺术家的照片都有我们所期待的当代性……在一张照片里我们看到所有摄影应该有的元素。在选择照片时，我们更是选择那些完全甩开呆板枯燥无趣的视觉习惯造出来的东西。

上圈，摄影者的行为印证了我早前写下的文字：摄影在离摄影最远的地方，而在离心最近的地方。

———陈小波

离开上圈村的头一天下午，我正坐在炕上拿着相机回放我的“作品”，老马轻手轻脚地走过来，他静静地盯着相机看，泪水充满了眼眶。他指着相机说：你照的是我的地……我……这一向吃不下，睡不着……啥都不想干，羊都不想喂了……——刘苗苗

房东女儿和和在作文中讲了这么个故事，有一次自己推搡妹妹，还说粗口，父亲打了她，把她打哭了。夜来，装睡，父亲在她的床前，亲吻着她的手，喃喃自语说自己做错了。

和和被房东太太喊去干活，我拿着作文本问苗苗：“这情节可是她编的？我们汉族的爹，不要说亲吻手了，连脸蛋都少碰。”

苗苗异常肯定，告诉我，穆斯林的男人，在家就是这么爱孩子，就是会这么表达感情，他们的内心非常温柔、善感。

——巫昂
表面上我们可以把人们每一次因环境而发生的迁居看成是人们对自然的再次选择，但事实上当因环境给人们造成生存困境而不得不走时，它又何尝不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种放逐呢？今天的上圈人、西海固人可以迁往别处，但总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世界在这个星球上会无处可走。还有多少个故乡会成为上圈？

 ——大门

